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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理智与情感》是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汀所著的一部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 生态女性主义在书中表征明显,深入

分析文本中隐含的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二元架构,作者试图用文学隐喻的方式来说明文化压迫和自然歧视具有同质性,
折射出她对女性与自然的深切现实关怀,作者寄寓的“理想国”是:打破二元对立的悖论关系状态,构建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

和谐平等、互相依存的新型关系。 跨过时间的维度,这样的“理想国”仍值得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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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nse
 

and
 

Sensibility
 

is
 

a
 

novel
 

with
 

far-reaching
 

influence
 

by
 

famous
 

British
 

woman
 

writer
 

Jane
 

Auste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licit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woma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s-
tinctive

 

ecofeminism
 

expressed
 

in
 

this
 

book.
 

Austen
 

tries
 

to
 

use
 

literary
 

metaphors
 

to
 

prove
 

that
 

cultural
 

oppression
 

the
 

natural
 

discrimination
 

are
 

homogeneous,
 

which
 

reflects
 

her
 

deep
 

concern
 

with
 

women
 

and
 

nature
 

and
 

presents
 

the
 

utopia
 

she
 

tries
 

to
 

conceive
 

in
 

this
 

book:
 

a
 

breakdown
 

of
 

binary
 

opposition
 

and
 

a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peaceful
 

and
 

inter-
dependent

 

bond
 

between
 

man
 

and
 

woman,
 

human
 

and
 

nature.
 

This
 

utopia
 

is
 

still
 

desirable
 

and
 

worth
 

fighting
 

for
 

in
 

the
 

contemporary
 

time
 

centuries
 

after
 

the
 

birth
 

of
 

thi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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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智与情感》是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英国著

名女作家简·奥斯汀的著作。 作者从描述人物的

感情生活入手,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当时英国中产阶

级安逸而休闲的庄园田园生活,充分展现了当时英

国的社会风貌及中产阶级的精神状态。 《理智与情

感》的人物塑造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特别

是对其中的女性意识展开了深入研究,然而,鲜少

有人从生态女性主义这个维度来解读埃利诺和玛

丽安这两个女性形象和自然意象及两者间的关系。
因此,文本试图对这一空白进行填充,以给读者理

解这部经典著作提供新的方向和视角。

一、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解读

生态女性主义这一理论术语最先是由法国女

性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在《女性主义·

毁灭》一文中提出,之后便在西方发展壮大起来。
过去,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因为强调女性拥有一种

男性所没有的本性,一种与自然在生理和精神上的

密切关系,从而被视为宣扬了本质论。 为了避免这

样的本质论,又有生态女性主义者声称是自然与女

性在男性统治文化中受到的共同压迫,而不是其本

质身份或生理构成了她们之间的紧密关系。 “生态女

性主义就是生态运动与女性解放运动相结合,它相信

导致压迫与支配女人的社会心态是直接关联到导致

滥用地球环境的社会心态,把对自然和女性的歧视和

压迫紧密联系起来,并指出其‘失语’和‘缺场’的背

后根源是当时的父权中心主义思想。” [1]5

生态女性主义吸收了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

的营养,借助女性主义理论,重新审视人类自身的

文化系统,关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问题。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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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讲,生态女性主义既是一场“社会运动”,也
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倡导一种基于持续性、多样

性及平等性的女性组织原则,批判西方文化传统中

理性和自然二元对立的思想,反对人类中心主义,
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及统治,主张人与人、人类与

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和谐的关系。 从批判西方

现代世界观中的二元对立论和统治逻辑着手,指出

这种男性中心、机械论的世界观如何造成西方男性

同时对自然和女性的压迫和统治,并指出这种不同

的压迫和统治怎样因男性统治和主导的心态纠结

在一起,视女性及自然同为他者,因此,她们认为解

放女性和自然的运动必须同时被认知与进行。
在《理智与情感》中,简·奥斯汀以女性的视角

描述了生活在英国乡绅家庭两姐妹埃莉诺和玛丽

安的两段复杂曲折的爱情故事。 埃利诺是家里的

顶梁柱,她的性情理性从容、温柔贤淑而克制:“年

方十九,却具有洞察能力和冷静的判断力,从来是

母亲的参谋,母亲也对她言听计从。” [2]8 而玛丽安

则活泼开朗,天真感性,和埃利诺的性格形成了鲜

明的对照,她们在对待感情时也做出了完全相反的

反应:姐姐埃利诺善于用理智控制情感,妹妹玛丽

安热情感性和冲动地对待感情。 在父权制的文化

语境下,作者揭露和批判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和统治的同时也成功地塑造了两位有女性自我意

识和追求平等的恋爱关系的女主人公形象,说明了

她对女性命运的深切的现实关怀;从她塑造的人物

对大自然的由衷地喜爱也说明了作者对大自然的

认可及关注。 因此,在《理智与情感》中,简·奥斯

汀既以女性的立场揭示和批判了女性和自然在男

权社会所遭受的压迫和统治,同时又以期待和赞赏

的笔调描绘出男性和女性、人类和自然之间平等和

谐的关系状态,两相对照,体现出了鲜明的生态女

性主义倾向,从而为当下建构良好的自然生态与人

文生态提供了理想范式。

二、女性与自然的本质联系

“西方传统的观念认为人比自然高贵,男性比女

性高一等。 按照这种逻辑,人对自然的支配和男性对

女性的压迫都合理,于是,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均

形成了二元对立状态。” [3]11 女性及自然均成为“失语

者”和“他者” [3]10。 简·奥斯汀在《理智与情感》中细

腻地展现了女性和自然所共有的“他者性”。
(一)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

在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下,人们仅仅把

自然看作是人类的附属品,自然必须作为一个“奴

隶” 来 “服役”,它将在 “强制” 中被 “铸造” [4]186。
“借助工艺和人手,就可以迫使自然脱离它的自然

状态,被榨取和改造” [4]189。 《理智与情感》 中构建

的庄园有诺兰庄园、巴顿庄园、惠特维尔庄园及艾

伦汉姆庄园等,充分揭示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庄

园文化,其中庄园主不仅拥有富丽堂皇的住宅,连
同周围的自然景致和动植物也是其个人财产,任其

统治和支配。 如象征着财富的诺兰庄园周围的自

然景观都是根据其庄园主的审美喜好设计的,修剪得

整整齐齐,属“全人造景观”,毫无生气和自然。 玛丽

安与威乐比第一次相遇是在一个绿茵茵的陡坡上,当
时玛丽安沿着陡峭的山坡飞奔而下,威乐比却带着猎

狗和枪到处踩踏嫩绿的草地和捕捉鸟兽。 在当时“启
蒙”的状态下,人们为了利益和方便,统治和践踏着自

然,没有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
(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统治

在当时父权文化的语境下,女性在经济上被迫

依赖于男性。 在《理智与情感》中,由于法定遗产传

男不传女,亨利·达什伍德先生自身可支配的钱很

少,在他身体又欠佳的紧急情况下,他只能把妻子

及女儿们托付给儿子约翰·达什伍德,嘱咐儿子在

他去世后一定要照料好他的继母和妹妹们。 父亲

的去世,象征着达什伍德太太和女儿们将过上落魄

的生活,而约翰·达什伍德家的“价值”和《傲慢与

偏见》里的达西先生的每年一万镑的收入不相上

下,可以用“巨富”一词来形容。 虽然约翰·达什伍

德当时碍于情理答应了父亲的请求,可由于他自

私、冷漠及唯利是图的本性,加上自私、冷漠的妻子

范妮一直试图用她唯利是图的资产积极式的逻辑

来说服他,说根本不需要也没有责任资助她们,他
们最终把打算给她们资助的金额由原先的每人一

千磅减为零,不久还堂而皇之地把她们赶出了居住

已久的诺兰庄园。 之后,当他们兄妹在伦敦相遇

时,约翰·达什伍德听人议论米德尔顿夫人和詹太

太都很富有,且处处照应继母一家时说道:“这也是

理所当然的,她们都是有钱人,和你们又沾亲带故,
按理是该对你们客客气气,提供各种方便,让你们

能过得舒舒服服。” [2]183 这让埃丽诺在一旁为他“羞

愧”不已。 “约翰自私得那么堂而皇之和无懈可击,
完全地沉浸在约翰式的逻辑当中,可笑得似乎全然

遗忘了他比这些人都亲,也可断定他更富有。 在受

害者埃丽诺视角的‘羞愧’中,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其

中意味深长的层层讽刺。” [5] 身为地主世家的约翰

作为乡村精明的资本代表,是处于向资本主义社会

过渡进程中的典型人物,代表了转型期金钱逻辑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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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在更大程度上可视为资本的人格化。 他把

财产的增长当作自己的“义务”和“良心”,认为个人

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

的[6] 。 书中写道:“这位年轻人心眼并不坏,除非你

把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视为坏心眼。” [2]2 把反讽的

利剑指向个人之外的整个世道。 性别歧视使女性

不能合法地继承父辈的遗产,也没有外出工作的自

由,导致女性的生活模式只能是婚前依赖父亲、婚
后依靠丈夫的被动局面。 因此,到了适婚年龄的女

性需找到一段能保障其物质生活的婚姻,而在这样

的婚姻关系中,男性和女性的地位往往是不平等的。
当时男性难免会把女性作为他们的附属品而

在感情中统治和压迫女性。 威乐比就是这样的人,
他挥霍无度、行为放荡,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

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有着双重人格的人:“他在人

前有绅士风度而幽默风趣,是一个有自我甚至是超

我人格占绝大部分的人,但其实在他本质真实的精

神结构里本我意识占据大部分,只遵循快乐原则而

忽视世俗的道德规范” [7] ,因而才会一再地玩弄女

孩的感情。 他认为当拥有丰厚的遗产继承权时,将
会是一个富有的人,女孩子都应该向他趋之若鹜。
他在感情中占据主导地位,他的情感和行为不以情

感自身为坐标,而是以更复杂、更世俗化的价值为

坐标,随时都可能会变心,而女性则在感情中处于

被动地位,只能承受感情生变后的痛苦和折磨。 他

先是诱骗年轻天真的伊莱扎,让其怀孕后又冷漠地

把她抛弃,让她遭受极大的痛苦。 后又和玛丽安相

恋,但因结识了富家女而变心,让她伤心欲绝。
即使埃利诺和玛丽安的恋情都是建立在男女

平等的基础上的,最终也都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
是毕竟当时父权文化根深蒂固,已婚妇女失去了在

经济生活中的积极合伙者作用,在生产中成为被动

的依赖者,只能居家相夫教子,经济上不能独立。
久之,男性在婚姻生活中还是会占有主导地位,而
女性则只能越发依赖丈夫,而这可能也是简·奥斯

汀刻意避开描写婚后生活的原因,她想构建一个

“理想国”。 因此,当时文化语境下的英国女性普遍

受男性压迫,男性不管是在选择伴侣的取舍还是在

婚姻生活中都占有主导地位,而女性则处于被动地

位,选择自由也受到压制。

三、作者对和谐平等世界的渴求

简·奥斯汀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十八世纪度过

的,而启蒙运动正是这个时期最主要的思想运动。
“启蒙,就是启迪和开导人们的反封建意识,传播新

思想。 启蒙运动的思想主张是‘理性崇拜’,宣传自

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启蒙运动最初产生于英国。
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是启蒙运动的代

表人物之一。” [8] 他的认识论得到英国十八世纪主

流社会的广泛认可,对简·奥斯汀也产生了影响。
因此,她才能成功地塑造出像埃利诺和玛丽安这样

的艺术形象。 事实上,简·奥斯汀的六部小说中主

要人物的主要活动就是学会如何认识自己、他人及

社会,特别是《傲慢与偏见》。 生态女性主义追求解

放女性和自然,在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建立一

种和谐平等的新型关系。 在《理智与情感》中,作者

一方面揭露了当时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人类对自然

的任意支配与破坏;另一方面,她也试图在小说中打

破二元对立的悖论状态,“重构一个男性和女性以及

人与自然和谐美好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国’” [9] 。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生态女性主义指出女性与自然间天然的亲密

关系,号召女性起来保护自然,强调人类要与自然

和谐共处,形成“天人合一”的境界,建立和谐美好

的理想世界。 《理智与情感》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思

想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1. 人物对大自然的喜爱和认同感。 古典草原景

色梦幻般的美,人物沉浸在大自然的美妙中,享受

大自然带来的乐趣。 正所谓 “ 诗意地栖居于大

地” [10] 。 把舞会、聚会大都安排在自然界中举行,多
次描写埃利诺和玛丽安到户外散步和登山。 玛丽

安第一次与威乐比相遇就是在登山途中,玛丽安完

全沉浸在大自然的美好中,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她
由衷地赞叹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吗?
玛格利特,我们至少要在这儿走上两个小时。” [2]35

后来玛丽安乘坐威乐比的金色马车在乡间小径上

兜风: “ 玛丽安一上车就显出从来没有过的快

活。” [2]56 当威乐比把她带到艾伦汉姆庄园闲逛后,
她向埃利诺描述该庄园时着重说了庄园外面的自

然景观:“那间屋子在宅子的一角,两面有窗户。 从

朝宅子后面开的那扇窗户望出去,能看到教堂和村

庄,再远处就是我们经常赞赏的漂亮山丘。” [2]58 可

见,玛丽安是由衷地喜爱大自然,她的快乐莫过于

与大自然亲近。 埃利诺同样也喜爱大自然,刚搬到

巴顿乡间时她为周边有自然美景而感到心情愉悦,
她们随时出来散步和登山,享受大自然带来的乐

趣,呼吸新鲜空气。 埃利诺到巴顿后首次与爱德华

相见就是在乡间小路散步时,她在拜访其他庄园时

也喜欢在周边闲步。 爱德华也喜爱大自然,他喜欢

巴顿小屋是因为他喜欢周围的自然景观,他不喜欢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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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兰庄园是因为人工设计的自然景观太阴沉。 詹

宁斯太太也同样热衷于大自然,她在给埃利诺描述

布兰登上校的德拉福德庄园时重点描绘了优美的

自然景观:“大花园四面有围墙,里面长满了最上等

的果树,园子一角还长着偌大一棵桑树! 那儿还有

鸽子窝,几处让人喜欢的鱼塘,还有一条非常漂亮

的小水渠。” [2]274 人物对大自然的喜爱和认同映射

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向往和认同。
2. 大自然对女主人公精神的疗愈功效。 山丘、

小道、花园等是小说中时常出现的几个意象,象征

着大自然,它们对女主人公的精神起到了重要的疗

愈功效。 每当玛丽安遇到烦心事,总是同姐姐一同

到乡间小道去散步,在大自然的美妙中梳理思绪。
当空间本位的转移(从诺兰庄园搬迁到巴顿小屋)
时,最初她们时常想起诺兰庄园,好在周边的自然

美景使她们心情舒畅,心灵也得到了抚慰和安放,
她们很快就喜欢上了乡间淳朴自然古典的生活。
威乐比匆忙告别后,玛丽安就一直沉浸在痛苦当

中,她时常一个人出去溜达,在大自然的美好中慢

慢减轻心中的伤痛。 她不顾雨后冷湿的天气散步

于乡间小道而得了重感冒。 好在大自然的美好纯

粹和突如其来的重感冒让她释然了,从前一段失败

的恋爱中走了出来,性格也变得成熟稳重,不久就

接受了布兰登的追求。 埃利诺生性理智、克制而情

绪不外露,需要释放情绪,大自然对埃利诺的精神

同样也起到了疗愈的功效。 刚到巴顿小屋时远离

恋人又思乡而郁郁寡欢,后来由于她们姐妹经常漫

步于乡间小道,美景使她豁然开朗;当她误以为爱

德华和露西结婚而彻底绝望时,时常寄情于美景来

减轻内心的苦楚。 这些情节巧妙地佐证了大自然

对抚慰埃利诺和玛丽安的内心起到了作用,治愈了

她们的精神世界,使她们沉浸在自然界的美好中而

心情愉悦,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也暗示

了女性在自然中能够展现完整的自我人格。
(二)女性主义思想的萌芽

伴随着男权社会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和统治,
女性主义思想也在逐渐苏醒,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

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人类生来平等、自由的意识

在她们心中生根发芽,追求人格独立,也追求自由

平等的婚恋关系。
1. 女性主义思想的萌芽表征为女主人公追求精

神平等的恋爱关系。 在当时的语境下,虽然女性在

经济上无法摆脱对男性的依赖,但在精神上却是可

以争取平等的。 《理智与情感》中的两位女主人公

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较开明,敢于和封建传统

思想作斗争,追求平等的恋爱关系和人格的自由及

独立。 她们不像俗不可耐的露西·斯蒂尔,总是转

战于社交边缘,伺机步入婚姻市场,只追求对方物

质上的丰厚。 爱德华被取消遗产继承权后,露西转

移战略,勾搭上有遗产继承权的纨绔子弟罗伯特。
从露西诉说她和爱德华的婚约时埃利诺所持的态

度中可以看出埃利诺追求精神平等的恋爱关系:
“即使将他对她爱情撇开不提,以他正直的为人、高
雅的风度和博学的头脑,娶一个她那样无知做作和

自私的妻子他能满意吗?” [2]115-116 她认为爱德华当

时年轻糊涂被露西的美貌和善良所蒙蔽。 埃利诺

的这些所思所想充分说明了她始终坚信她和爱德

华才是精神层次对等的一对,只有他们才有共同语

言。 并认为露西向自己吐露了秘密婚约就是嫉妒

她的表现。 她也坚信爱德华是真心爱她,他也追求

精神对等的婚恋关系。 于是,她耐心地等待着事态

的明朗。 玛丽安对恋情也是追求内在精神上的平

等,她最初的恋爱宣言:“趣味相投和情投意合,必
须醉心于一样的书,一样的音乐。” [2]13 觉得只有精

神匹配的爱情才能获得幸福。 虽然她的首次恋情

因她洞察人性的能力不足而告终,但是生活总是沿

着时间的线性坐标轴不断前行,她也必须勇敢地往前

走,醒悟后的她变得成熟、理性,发现了布兰登上校身

上理性、绅士、思想深邃、正直等诸多优点,而且布兰

登上校可以以平等的方式和她相处。 她最终选择和

布兰登步入婚姻殿堂[11] 。 因此,不管是埃利诺还是

玛丽安,在感情上都力求双方精神层次的匹配。
2. 女性主义思想的萌芽表征为以女主人公自身

为中心的生活态度。 受启蒙运动所宣传的理性、平
等和自由等思想的影响,《理智与情感》中女性的精

神和行为有鲜明的“自我”意识和姿态,“其中两个

女主人公的行为和努力都是为了寻求幸福为出发

点的。 埃利诺的理性、克制及隐忍都是为了能够获

得幸福的婚姻。” [12] 当她冷静分析了她和爱德华的

爱情,坚信爱德华深爱着自己,并意识到精神上匹

配的爱情才是真正门当户对的爱情时,她选择坚定

地等待。 玛丽安对威乐比的热情奔放的爱情也是

为了获得幸福,只是因为她的认知出现了问题,导
致她走了感情的弯路。 实际上,布兰登上校并没有

那般年老体衰、无趣和缺乏激情;威乐比也不是她

想象中的样子,他只是伪装得无懈可击罢了。 也就

是说,玛丽安当时的认知处于认识的低级阶段,基
于感性认识。 她的过度自信和比较感性的性格使

她不能把感性认识放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去考虑和

检验,导致玛丽安的思想变得极端和偏执,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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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不理解认知是个长期的、
反复的、辩证的过程。 好在玛丽安是知书达理的年

轻人。 当她看清了威乐比的真面目,也更深入地了

解了布兰登上校之后,学会了如何全面地评估复杂

的人和事。 这个不断学习和认知的过程绝不是一

蹴而就,而是几经反复,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态势。
她也认识到姐姐性格中的理性、沉稳等可贵的部

分。 有了一定阅历和认识升级后的她性格变得内

敛、理性,她的努力蜕变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沉稳理

性,尽早找到自己理想的婚姻,并意识到布兰登上

校才是她最终的归宿。 因此,他们成功步入了婚姻

的殿堂。 “在那个年代,女性有这样以自身为中心

的生活态度是很难能可贵的,这是当时女性为了摆

脱男权制的束缚所做出的努力,体现出了当时的女

性为了获得幸福而勇敢突破传统思想束缚的全新

的人生观和婚恋观。” [13]

四、结语

生态女性主义质疑、批评、解构和颠覆了父权

制文化,倡导和谐的两性关系,生态女性主义者对

自然、生命、女性充满了爱护、博大的伦理情怀。 文

本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揭示了《理智与情感》中的

文化压迫与自然歧视间的紧密联系。 从对女性命

运及自然万物深切现实关怀的维度深刻揭露了当

时多重文化语境下社会对自然和女性的歧视和压

迫,并指出这种歧视和压迫的根源在于当时盛行的

男权中心思想,从而批判了男权中心文化的独裁和

利己主义以及社会秩序的荒唐和残酷。 同时,简
·奥斯汀又借助书中人物表达了她对大自然的热

爱,试图构建一个没有男性压迫女人及人类统治

自然,人类享受大自然给予的一切,到处都是和谐

美好的温馨场景的理想社会。 生态女性主义为唤

醒人们的男女平等意识和生态整体意识,呼吁我

们重新解读人类历史,构建一个两性和谐、人类社

会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社会,一个包

容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存在的生机勃勃、丰
富多彩的世界,期待着这个世界将是一个平等和

谐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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